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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袁我们听到最多的是野父爱如山冶野沉默的爱冶等形容袁显现了父亲对子女的

爱袁往往无声而厚重袁如静水深流袁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遥
值此父亲节袁小编选编了三篇子女为父亲写下的文字袁他们笔下的父亲形象袁或许

身份尧职业尧性格各不相同袁各自散发着独特的气质袁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袁便是他们对
孩子们倾注的那份爱与守护袁让人感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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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慧

父亲生日那天，我们一家人去唱

歌。唱歌是父亲提出来的，我和妹妹相

视而笑，嘿，老头越来越跟潮流了嘛。

父亲几年前开始拿农村的养老保
险，不过，他觉得自己还能干活，我们

呢，觉得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挺无聊

的，看他精神很好，体力也足，且找的活

是自己亲戚家厂里，不怎么劳累，就随

他去了。

厂是一位远房堂哥的，给了父亲一

份不错的收入，父亲非常满意，更加卖

力地干活了，经常比别人来得早、离得

晚，别人不干的活，他都会主动去干。厂

里的工人多数比父亲年纪小，有些甚至

只比我大一点，多数不是本地的，每逢

节假日他们要回家的时候，有些活父亲

就主动接手了。父亲与年轻人相处得十

分融洽，超乎我想象地融洽，经常与年

轻人去城里唱卡拉OK、AA吃饭、骑车

去附近看风景。

我自认为对父亲的一切还算熟悉，

这一刻却怀疑起自己来，别人说起的这

些事情，我并不知道。当然，我相信父亲

是会这样做的，因为在我心中，他一直

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虽然从他的外表

是看不出来的。父亲与村里的老人们一
样，时常穿着灰扑扑的衣服，戴着一顶

老头帽，并不显得特别年轻或者帅气，

甚至因为个子矮小，被母亲高出一个

头，母亲在世的时候，还时常被母亲拿

来打趣。

小时候家里物质虽然并不富裕，但

是他会与母亲各骑一辆自行车带着我
和小妹去附近玩，也会在我和妹妹长大
以后，四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自行车

还是借来的，家里没有那么多），带着母

亲自己做的手工面点，从城东骑到城

西。这样的事情当下说起来似乎并不稀
奇，现在的家长多会带着孩子开车去旅

游。但在那时候，我们村里没有一个人
的父母这样做过，父亲是第一个，也是

唯一的一个，那是三十年前的农村。

所以，父亲会与年轻人去唱歌、去

骑行，我并不怀疑，我唯一感叹和郁闷

的是，为什么父亲不与我们一起去呢？

我从来没有与父亲唱过歌呢。我知道，

父亲喜欢听歌，许多年前，父亲有了智能

手机后，我和妹妹会经常按他的要求下
载些音乐，后来他自己会捣腾了，就不用

我们帮忙了。我们有时与他见面，听到他

手机铃声又换了，更换得还挺频繁。有时

候他会跟着手机里的音乐哼唱。

我以为我的五音不全是随父亲的，

在平日里听父亲哼歌，我并不觉得父亲

唱得有多好。女儿唱歌也是经常跑调，所

以我还时常安慰她，外公唱得不好，妈妈

唱得不好，你也唱得一般，不用气馁，这

是遗传，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唱歌水平。女

儿有被我安慰道，没想到，以往的那些安

慰话在此时却翻了船。

进了OK厅，问父亲要唱什么歌？我

猜测着父亲会唱的歌，大概与老电影相

关或者与军营有关，毕竟这些是父亲平

时听的歌。父亲却说出一些我并不熟悉

的歌名，妹妹看我迷茫的眼神，笑我是

个落伍的人，倒是女儿听了笑着说：“这

是现在最流行的歌啦。”给父亲点了几

首歌，女儿兴奋地与父亲合唱了起来，

我只能做个好听众鼓掌。

女儿听完父亲唱歌，悄悄地对我

说：“妈妈，你骗我，我觉得外公唱得很

好的。”是呀，原来父亲唱歌是那样优秀

啊，超乎我想象得好。节奏和感觉都对，

虽然平时普通话不标准，但此时唱的歌

词却咬得很准，真是奇了。我按捺不住

好奇心，问他何时这么会唱歌了。父亲

得意地一笑：“就不告诉你。”倒是妹妹

笑着说：“经常与厂里的人一起唱歌，大

家都说他唱得好呢，厂里人都说老爸是

老小孩。”

网络上流行的歌、新电影的插曲，

父亲唱的歌并不单一，且每一首都唱得

很好。看着父亲满头白发却欢乐的脸

庞，在闪烁的灯光下用力歌唱，我的心

也随之快乐地飞扬起来。“人生七十古

来稀”，只要内心快乐，热爱生活，真的

到了七十岁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拿起

话筒也与父亲一起唱起来。

唱呀唱呀唱到老

□任佩飞

父亲在很多人眼里是个会疼爱孩

子但又有自己威严的人。小时候，他很

疼爱我们姐妹俩，后来又很疼爱外孙

女，外孙女一来，笑得像花一样，记得每

个外孙女爱吃的东西。

父亲今年69岁了，按农村的风俗，

我们做女儿的是要挑馒头给父亲了。一

回去看父亲，舅舅、姨父、二姑姑等几个

亲戚长辈都在，在说我父亲。二姑姑说：

“我们二哥真是好福气，生了两个争气的

女儿，出钱给他造了小洋楼。”姨父接着

话茬说：“是呀，他是有吹牛的资本的。”

父亲嗓门大，总喜欢在村中棋牌室
打牌，还喜欢吹吹牛。他并不是吹嘘自

己有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能力，而是

讲一件事，用他的眼界来吹。父亲做过

生意，开过公司，有赚过，但最终还是以

失败告终。有时候，他在村中吹牛，人家

就不爱理他。但父亲性格使然，对每一

个人都很友好，牛皮照吹，活嘛照干。

后来，我们姐妹俩长大了，家里再

困难，父亲也是尽己所能地办了酒席，

吹吹打打把我们嫁出去了，而且男方给

的彩礼钱，他也都给我们当嫁妆了，没

留一分钱给自己。

有了外孙女后，家里越来越热闹，

女儿、女婿们都努力工作赚钱。年初，我

们姐妹俩商量着给父母的老房子改善
一下住房条件，一晃到六月就建成了。

父亲高兴，也硬气，我们出了建造的钱，

他说装修就他自己来了，平时懒懒的人

也变得相当勤快，打扫卫生，当小工，忙

前忙后的。

眼看新房子落成，正加紧装修中。

前几天，小姑姑打了个电话给我，说父

亲节快到了，准备啥礼物呀。我哈哈大

笑：“小姑姑，今年我跟我妹给咱爸送上

的可是份大礼哟，一套崭新的小洋楼，

也可以当70岁的礼物啦。”

看着小洋房，看着每天笑容满面的
父亲，我突然意识到工作赚钱的意义。

小时候，家庭的经济决定人家对你的态
度，长大了，儿女的经济决定人家对父
亲的态度。小时候，是父亲赚钱养我们，

他那么疼爱我们，如今我们长大了，换

我们来守护父亲了。

愿父亲牛皮吹吹，健康纯粹，欢度

晚年。

爱吹牛的父亲

□孟远策

前几日，我回到老房子里，整理一些要带走

的东西。末了，想起阳台———那个属于父亲的秘
密花园。

我推开玻璃门，走进阳台。脚边是散落的泥

土、残破的叶片，还有几只空花盆。父亲的花园，

在它还繁盛的昔日，地面上生长着几棵蟹爪兰、

滴水观音、芦荟，泥土里意外冒出几株不知名的
花草，还有泡沫塑料盒里的小葱、半空中垂下的

吊兰、玻璃瓶里的几片水面上的浮萍。

父亲用淘米水、鸡蛋壳养护他的花草，还有

自然界的风雨阳光。他曾在角落的那个花盆里种
过一株人参。我从没有见过它在泥土下的根，只见

过它纤细枝头上的叶片以及红色的小果，小如米粒

而亮眼，与其他花朵小果相映成趣。在那个时候，它

就是一株普通的植物，温暖可爱，触手可及。

那株人参生长过的花盆里还有一棵属于我

的小荔枝树。说它是树也许不太合适，因为它更

像是荔枝树上折下的枝条，而不像是一株完整的

植物。儿时吃完荔枝，核也舍不得扔掉。听说把它

种下去，它就能生根，发芽，长成大树，结出吃不

完的荔枝。为了这个小小的梦，我用父亲的小铲

子在花盆里挖出一个个小土坑，把它们一个个埋

进土里，再用泥土小心地盖回去。其实不只荔枝，

土里还藏着我种下的苹果核、梨核、枣核、桂圆

核，就像一个个成长路上的梦，被我藏在心底。

一个孩子总是记得今天的又忘了昨天的，在

连续几天的探视后，我渐渐把它们忘掉了。我不

知道父亲仍照顾着那些也许永远不会再发芽的

种子。他一边嘴上说舟山太冷，荔枝长不出来，一

边养护那些可爱到幼稚的梦。有一棵荔枝最终发

芽了，它长成了一根细枝，太细太小，结不出果

子。但它，还是长出来了。

阳台的角落里堆着几只红色塑料桶。儿时春

天，临近清明的那段日子，每逢周末，父亲就会带

我出去捞鱼。我拎一只小桶，父亲带上他的大桶。

我拿小网，父亲拿大网。如今那些网已经搬到新

家的地下储藏室去了。

父亲还带我去钓龙虾和小螃蟹，都是在不知

名的地方，没有什么人来往。父亲教我把小块的

肉挂在钓钩上，抛进小池塘里，有动静了再拉上

来。那个隐蔽的池子里有不少龙虾，但我们家的

人都不吃。钓上来的小半桶龙虾，我挑几只养在

鱼缸里，剩下的又倒回池子，小螃蟹也是一样。好

像父亲带我钓上来的更多的是快乐，而不仅仅是

小螃蟹和龙虾。

老房子后面有一条河，一开始他想带我去钓

鱼，不知从哪里变出来钓竿和鱼饵。我们先往河

里撒米粒，然后再把饵丢进河里。一个上午的成

果是什么都没有。可河对岸的那个钓鱼人怎么钓

上来好几条呢？父亲可不在乎这些。

我收好回忆离开。告别阳台的那一刻，天边，

夕阳的最后一抹金红正悄然融入夜色。

父亲的阳台


